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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韩宇、杨思琪

今年 6 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同开展生态廊道建设，保障东北虎
豹在中俄边界实现自由迁徙”，被列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

这项跨国合作的背后，与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年研
究与呼吁密不可分。

马建章，今年 82 岁，是中国唯一一位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利用学科的院士。20世纪 60 年代，在一次野外考察中，
他与老虎近距离偶遇，开启了他与东北虎打交道的生涯。

马建章不仅推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学科建立，为中国
东北虎种群保护做出重要贡献，更致力于在中国传播野生
动物保护与管理的科学理念，被称为“老虎院士”。

“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野生动物。保护野
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马建章说。

他的提议撬动跨国合作

在中国和俄罗斯今年 6 月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开展
东北虎、东北豹保护国际合作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第九条内
容的一个亮点。这让马建章惊喜又欣慰。半个多世纪以来，
老虎的“家事”是他最牵挂的心事。

野生东北虎是重要的虎亚种之一，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
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
据已知的不完全统计，全球野生东北虎数量仅有 500 多只。
在中国，东北虎主要分布在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等地。

马建章研究时发现，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频繁，栖息地遭
受破坏，野生东北虎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呈“孤岛状”分布。
它们的栖息地中间有村屯、农田、公路、铁路等“人工隔离
带”，形成彼此分隔的“孤岛”，导致野生东北虎不能进行基
因交流或造成近亲繁殖，严重危及东北虎生存。

在中国，曾经存在 5 个野生虎亚种。有一个虎亚种已经
绝迹，现有的 4 个虎亚种中，东北虎是最有可能实现种群恢
复的亚种。

“东北虎不能重蹈华南虎的覆辙。”马建章说。
野生东北虎保护对于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在

马建章及有关专家的倡议和推动下，2017 年，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成立，东北虎的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

中国政府规划出覆盖吉林、黑龙江两省部分区域共
146 万公顷土地，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这
一区域将珲春、汪清、老爷岭等多个自然保护区连成一个大
区域，与俄罗斯、朝鲜接壤。

中俄边境东北虎跨境活动频繁，曾有东北虎从俄罗斯
进入中国，已在中国珲春等地定居的东北虎也去俄罗斯“串
门”。但两国陆地边境依然存在着铁丝网、围栏等设施，仍是
野生东北虎跨境流动的障碍。

“中俄两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东北豹的跨国界保护，已
势在必行。”基于一系列研究成果，马建章提出了“跨境生态廊
道建设”的想法。这一提法得到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认可。

什么是“生态廊道”？马建章解释道：“在中俄两国之间
设立跨国保护区和通道，没有障碍和界限，让东北虎不用

‘护照’和‘签证’，实现自由‘串门’，甚至‘跨国联姻’，这样
才能让东北虎种群繁衍生息。”

每年 7 月 29 日是“世界老虎日”。今年的这一天，首届
东北虎豹跨境保护国际论坛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
北林业大学召开，来自中俄两国及世界有虎分布国家的专
家交流保护东北虎的经验。

中俄两国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第一代雌虎在俄罗斯
边境生活，第二代雌虎进入中国边境地带，第三代雌虎继续
向中国内陆进发。

“这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好转了，食物多了，老虎愿意迁
居了。”马建章说。

近 20 年来，中国实施“天保工程”及“野生动物和自然保
护区建设工程”以来，东北地区森林恢复，自然保护地破碎化
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鹿、狍子、野猪等东北虎食物物种增加，
栖息地质量显著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境内观测到的野生东北虎，2000 年全国重点
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统计只有 12 到 16 只。根据自动相机影
像识别技术和分子遗传检测技术，2013 至 2018 年累计观
测到中国境内有活动个体 57-62 只，还记录到 9 次繁殖记
录。”马建章说，这是不小的突破，在野生东北虎曾一度“绝
迹”的小兴安岭，近年也发现了野生虎踪迹。

他的理念与世界同频

今年 9 月，马建章卸任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
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退休并没有为他的工作画上句号。每天早上 8 点，马建
章都准时来到办公室，与学生们探讨问题，分析材料……

东北虎照片、东北虎书籍、东北虎贴纸……他的办公室
里装点着各种虎元素。有一幅色彩明丽的儿童画，画的是萌
萌的东北虎抱着熊猫，他很是喜欢。

马建章说，小时候，他生活在内蒙古，广袤的草原激发
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对老虎最初的概念，来自于儿时
母亲常用老虎来吓唬自己。

1960 年，从东北林学院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没想到，
就在这一年，他与野生东北虎有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次近距离“邂逅”。

马建章回忆说，当时他和几位同事一起上山搞野外调
查，他走在最前面，从树缝中猛地看到一束寒光，他与一只
老虎恰好四目相对。他惊叫一声“有老虎”，于是一群人“叽
哩咕噜”往山下跑，帽子、饭盒丢了一道。第二天，他们再上
山时，循着先前的脚印发现，他和老虎当时只有 30 多米的
距离。

“东北虎威武勇猛，和东北人性格相仿。”马建章和东北
虎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0 世纪 70 年代，马建章参与珍稀动物调查。他意识
到，虎处于食物链最顶端，虎的数量代表着生态质量和自然
环境的健康程度。研究老虎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价值，马建
章决定开启东北虎的研究之路。

“物种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要想维护生态平
衡，首要是保护物种。”马建章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
人类自己，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野生动物，马建章主张不能进行绝对保护，而应科
学管理、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任何资源不管理，都不能称之为资源。如果放任动植物
生长，会导致一个物种的过度繁殖，不仅让其自身生长空间
缩小，一旦超过环境容纳量，整个生态系统将失去平衡，自然
环境也会受到危害。”马建章说，“这是国际科学界的共识。”

上世纪 80 年代，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马建章提出“保
护、驯养、利用”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他还创立了野生动物
濒危物种的管理、生境选择与改良、环境容纳量等科学理
论，为中国野生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马院士提出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理念，应该更多地
向国内公众普及。”马建章的学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

动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姜广顺说。
几十年时间里，马建章创建了中国野生动物管理学

科、中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学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
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管理
学》和《自然保护区学》。

凭借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野生动物学科建设
方面取得的成就，1995 年，马建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成为中国第一个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的院士。

他的团队解锁保护新技术

为了老虎，马建章吃了不少苦。
起初，野外调查全靠一双脚。为了调查搜集各类老虎

的资料，他的足迹北到大兴安岭，南到西双版纳。
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承担东北虎重点项目航空调查

时，他曾乘坐小飞机条带式飞行，从吉林延边一直飞到黑
龙江佳木斯，每天飞行 6 个小时，低空低速飞行非常颠
簸，他和同事不仅头上撞出了大包，而且呕吐得历害，有
时把苦胆水都吐出来了。“但事实证明，航空调查东北虎
的方法是不适合的。”马建章说。

“后来进行地面调查，当发现老虎的足印、粪便、毛发
等痕迹，那种兴奋和喜悦会把所有付出都冲淡了。”多年
与虎相伴，马建章也“虎”了起来，不仅说话声音洪亮，性
格也比从前直率豪爽。

大自然不仅是马建章科研的实验室，也是他育人的
“大课堂”。

20世纪 80 年代，马建章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
“三北防护林地区”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考察。“三
北”防护林地跨西北、华北、东北十几个省份，面积达 400
多万平方公里，考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了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新疆天山，到黑龙江
漠河，马建章带领学生长途跋涉，行程约 10 万公里。

60 多幅经济动物分布图、珍贵动物分布图、200 多
万字的科考报告一经“出炉”，立刻引来世人关注，不仅发
现 33 种鸟类，获得的各种数据也为国家野生动物和自然
保护区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近乎猎人的野外调查经验”，已经成为马建章指导
学生的原则之一。“冬天爬冰卧雪，夏季忍受蚊虫叮咬，只
有身临其境，才能对自己研究的动物有更深刻的理解。”
马建章的博士研究生、32 岁的顾佳音说。

经过如此历练，马建章带过的学生们练就了过硬的
“野外功夫”，很快成长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骨干力量。
如今，他培养的博士生已经超过 100 名。

随着无线电跟踪、红外相机监测、DNA 分析等新技
术取得发展，马建章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勇敢尝试，为老
虎事业“插上科技翅膀”。

姜广顺说，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等，都
能为东北虎研究提供新手段。目前，他们正在与哈尔滨工
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多所院校合作开发新技术。

除了改善野生东北虎生存环境，野化训练人工饲养
的东北虎是东北虎种群恢复的又一重要途径。

2016 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猫科动物保护研究院士
工作站，在哈尔滨东北虎林园成立。马建章带领团队对东
北虎的行为性状、疾病监控、遗传管理、野化放归等开展
专项研究，不仅为东北虎保存了基因库，也为恢复野生东
北虎种群提供了重要基础。

令马建章感到欣喜的是，经过初级野化训练，人工饲
养的东北虎在适应能力、奔跑速度、捕猎技巧等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进步。

“如果有一天，国家能批准从野外捕捉一只野生雌
虎，与人工饲养的老虎繁育下一代，让仔虎直接从母虎那
里学到捕食技巧，难度虽然很大，但有意义。”马建章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北虎是全球关注的物种。阻碍
老虎的灭绝，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马建章说。

在马建章的影响下，他的孙子也投入到了野生动物
研究领域。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
丹青。”在马建章的本子上，有这样一首小诗，他不时念
起，憧憬一个人虎共生、绿色共享的美丽图景。

（参与采写：马知遥、谢剑飞）

“老虎院士”马建章：与虎结缘，为虎谋生
（上接 1 版）

（二）榜样

2017 年底，57 名自愿脱贫光荣户的照片和事迹，出现在明通镇主
干道的灯杆上。这条“爆炸性新闻”，释放出巨大的“冲击波”。

看到吴应全自愿脱贫的故事后，明通镇白台村村民安华一夜未眠。
“你怎么啦？”妻子小心翼翼地问。
“老人家 70 多岁了自愿申请脱贫，我才 30 岁却还戴着贫困帽，不

好意思哈。”安华说。
他提交了自愿脱贫申请书。镇党委政府考虑到安华的父亲患有尘

肺病，家庭负担较重，没批准他的申请。
一年后，安华再次提交自愿脱贫申请书。“我今年已经学会了开挖

掘机的技术，有信心有能力靠自己脱贫。”安华的语气坚决。
面对这种情形，城口县顺势而为，每月定期举行“脱贫故事会”，由

自愿脱贫户开展励志宣讲，并编印成图文读本、挂历发放。
吴应全和鸡鸣乡的王仕刚等曾经内生动力较弱的贫困户，如今都

成为巡回宣讲团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外面的故
事，宣扬一种理念：美好就在身边，需要自己改变。

从“看不见”到“在身边”，榜样的力量在全县范围内不断延伸，“脱
贫光荣”的氛围日渐形成。

真正的力量，首先发自内心。蓼子乡梨坪村的残疾人贫困户何泽
平，用一只手臂闯出了一片天地。

48 岁的何泽平因交通事故失去了一只手臂，他时常因此自暴自
弃。2017 年，他听到同村的邱美培自力更生种植油菜花、开办农家乐，
成为“自愿脱贫光荣户”的故事后，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他激动地对妻子说：“我也要发展产业，做一个邱美培那样的人。”
妻子担心：“你身体不方便，怎么搞产业？”
“人家能行，我一只手臂也能行。”何泽平眼中闪着坚定的光。
何泽平和妻子种了十多亩油菜，养了 20 多头猪。由于只有一只手

臂，何泽平干活时经常摔倒，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年下来，何泽平家的油菜籽和生猪，加上儿子外出务工，全家年

收入达到 10 万元。
2018 年，何泽平提交自愿脱贫申请书，成为一名“自愿脱贫光荣

户”，也成了脱贫宣讲员。

（三）头雁

“脱贫光荣”氛围的培育，脱贫产业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内
生动力得以激发。懒汉们勤奋起来了，勤劳的人节奏更快起来了，他们
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比学赶超的区域“小气候”。

然而，仍有部分内生动力偏弱者存在。新乡贤，则成为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的“领头雁”。

2017 年，鸡鸣乡祝乐村“第一书记”王小运，经过多方论证，决定带
领全村发展香菇产业。但贫困户卢贤美拒不配合，乡村干部多次劝说
效果均不佳，让王小运一筹莫展。

王小运灵机一动，请新乡贤周忠元出马。68 岁的周忠元曾担任过
村干部，在村里德高望重。

“你为啥子不种香菇？”周忠元登门询问。
“香菇不赚钱，我还是自己种点苞谷、洋芋保险些。”卢贤美辩解道。
“一个棚的香菇就能卖 5000 元，香菇大棚都是乡里免费提供，你家

的地能搞 8 个大棚，那就是 4 万元呢。”周忠元仔细算了一笔账。
“你要勤快些，支持村里的决定。”周忠元补充道。
卢贤美羞愧难当，在村集体的支持下终于发展起了香菇产业。一

年后，卢贤美家的香菇卖了 4 万多元。他也主动提交了自愿脱贫申
请书。

新乡贤多由当地威望较高的退休干部、老党员、致富能手等人担
任。“有时，乡村干部说十句话，不如乡贤说一句话。”王小运说。

全县共选拔新乡贤 650 名，他们来自民间，多数是依托个人的威望
对贫困户进行思想帮扶，成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领头雁”。

新乡贤还组成“脱贫攻坚新乡贤监督队”，承担着评估重大决策和
民生事项，监督政府工作是否到位、政策是否百分百落实、群众是否“等
靠要”等任务。

（四）并非尾声

一份、两份、三份……就这样，456 户贫困户递交了自愿脱贫申
请书。

456 份自愿脱贫申请书，见证着城口县 1 万多户 3 万多名贫困人

口内心的觉醒，成为中国反贫困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鲜明注脚。

“人生如屋，信仰如柱，内心没有信仰，就好比房子没有四梁八柱，
独木难支。”城口县委书记阚吉林说，贫困户精神失守，就会缺钙，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即便再多人来帮扶，也难扶得起，也难站得久。

偏远落后的城口县，涌现出重庆全市最多的自愿申请脱贫者，看似
偶然，实则必然。其背后，是干部的真心付出、是榜样的默默引领、是
“脱贫光荣”氛围的形成、是产业一步步在壮大，从而汇聚成摆脱贫困的
强大动力。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城口县也将在年内实现脱贫摘帽，在
历史上首次告别绝对贫困。城口的干部群众，对这一天的到来，都有一
种特别的期待。

▲马建章抱着小老虎。（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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